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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放诞美人”傅彩云是曾朴在《孽海花》中塑造的最为复杂的一个艺术典

型，学界对其评价褒贬不一，争议产生的原因是《孽海花》具有明显的复调性。

曾朴并未以作者的绝对权威居高临下地讲述傅彩云的故事。傅彩云在小说中拥有

主体性的地位，她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与作者曾朴的声音形成主体性的“双

声”对话关系。这使得《孽海花》中的傅彩云成为一个具有复调色彩的“放诞美

人”。“放诞美人”的复调性是曾朴与其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二心争斗”的结

果。“新”与“旧”的身份杂糅、“中”与“西”的文化对话，这些内源性的冲突

影响了曾朴对傅彩云的重写，使得他笔下的傅彩云形象呈现出众声喧哗的复调

性。文本中充斥着的曾朴“自我”与“他者”傅彩云的对话，从本质上来看是曾

朴的意识与无意识的双声复调，是他内在主体世界中两个侧面的“二心争斗”。 

 

    关键词：放诞美人、二心争斗、复调性、傅彩云、曾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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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u Caiyun, the “Reckless Beauty”, is the most complex artistic character created 

by Zeng Pu in Sinful Sea Flowers, which has received mixed reviews from academics. 

The reason for the controversy is the obvious polyphony of Sinful Sea Flowers. Zeng Pu 

does not narrate Fu Caiyun's story with the absolute authority of the author, Fu Caiyun 

has a subjective position in the novel, and she expresses her own voice and forms a 

double-subject dialogue with the author Zeng Pu's voice. Thus Fu Caiyun becomes a 

“Reckless beauty” with polyphonic characteristics in Sinful Sea Flowers. The 

polyphony of “Reckless Beauty” is the result of Zeng Pu's “two minds struggle” with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in which he lives. The blending of “new” and “old” 

identities, the cultural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influences are 

internal conflicts that impacted Zeng Pu's rewriting of Fu Caiyun, rendering her 

character with a polyphonic nature of multiple voices. The text is filled with dialogues 

between Zeng Pu's “self”' and the “other” Fu Caiyun. Essentially, this represents a 

double-voiced polyphony of Zeng Pu's conscious and unconscious minds, embodying 

the “struggle between two minds” within his internal subjective world. 

 

Keywords: Dissolute Beauty, Struggle between Two Minds, Polyphony, Fu Caiyun, 

Zeng 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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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傅彩云是曾朴在《孽海花》中浓墨重彩地塑造的最为复杂的一个人物形象。

许多研究者认为曾朴笔下的傅彩云是一个贪淫好色的“孽海之花”，是一个完全

负面的形象。曾朴将笔下的傅彩云肆意涂抹为一个薄情寡义、自私狠毒又擅长风

月的女性。蔡元培先生在看完此书后就曾这样评价“我对于此书，有不解的一

点，就是这部书借傅彩云作线索，而所描写的傅彩云，除了美貌与色情狂以外，

一点没有别的”3。甚至有研究者在《文汇报》撰文称傅彩云是个“淫娃荡妇，是

甘心被人当作玩物的奴才”4。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则称“书于洪傅特多恶

谑”5。就连傅彩云的原型赛金花女士本人也对《孽海花》中曾朴对自己的塑造十

分不满，在接受记者访谈时说：“曾朴在我嫁洪先生前曾吊过我的膀子，为了失

恋，所以写那部书来糟蹋我！”6。这里赛金花是用“吊膀子”一词来指责曾朴，

说他是因为暗恋自己不成，情场失意，所以写书来侮辱她，由此还引发了众说纷

纭的“赛曾公案”。但与此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傅彩云的形象“是那样的富于色

彩，复杂多姿”7，甚至认为傅彩云体现了“要求人权平等、个性自由”和“要求

反抗”的思想8。学界之所以对傅彩云形象的评价褒贬不一、聚讼纷纭是因为曾朴

笔下的傅彩云是一个复杂多面的“放诞美人”，《孽海花》是一篇复调小说。 

 

二、《孽海花》的复调性 

 

     所谓复调小说是指以对话性、主体性、未完成性为特征的文本。“复调”这

一概念是由前苏联文学批评家巴赫金提出的。巴赫金借用了“复调”

（polyphony）这一音乐术语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并在其著作中对复调

小说的概念做出了具体的阐释。他认为所谓的复调是“有着众多的独立而不相融

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体充分价值和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的复调”9。由此不难看

出在复调小说中作者的意识不能支配与主宰一切，人物有一定的主体性。他们可

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可以作为与作者具有同等价值的一方来参与对话。《孽海

花》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明显复调性的文本，在文本中不仅能听到作者曾朴“自

我”单方面的声音，“他者”傅彩云也作为具有主体价值的自由人发出了自己的

                                                      
3 魏绍昌辑，《追悼曾孟朴先生》（蔡元培），《孽海花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页

198。 
4 《论张毕来对<孽海花>思想倾向的评价》，文汇报，（1964，12 月 23 日）。 
5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页 238。 
6 瑜寿，《赛金花故事编年》（上海：亦报社，1951），页 12。 
7 阿英，《孽海花·叙引》，刊于 1955 年北京宝文堂本卷首，页 2。 
8 《孽海花述评》，光明日报，（1956 年，6 月 24 日）。 
9 （俄）巴赫金著，刘虎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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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并与作者“自我”的主体意识汇聚成了双声复调的话语场。 

 

（一）对话性 

 

    对话性既是巴赫金复调理论的逻辑起点，也是其落脚点，在整个理论体系中

占据着核心位置。在巴赫金看来“一切受到意识光照的人的生活,本质上都是对

话性的。”10 对话性成为了复调小说有别于传统独白小说的“新的艺术立场”。在

巴赫金看来“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

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11在复调小说中，人物的思想

意识是通过对话而展开的。对话是一切存在的中心，是复调小说不可或缺的特

征，也是其与独白小说最显著的差别。在独白小说中“主人公自我意识被纳入作

者意识坚固的框架内，作者意识决定并描绘主人公意识”12。与曾朴《孽海花》

创作于同一时期且同样书写傅彩云题材的前后《彩云曲》13 就是典型的独白式的

文本。主人公傅彩云完全被物化为作者意志的传声筒，一个负面的荡妇与祸水。

她没有发出任何自己的声音，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缺失了与作者对话和交流的

机会。文本中充斥的是作者的自我独白与书写霸权。与之相反，在曾朴的复调小

说《孽海花》中，傅彩云则是一个复杂多面的“放诞美人”，小说《孽海花》充

满了对话性。“放诞美人”傅彩云与曾朴在《孽海花》中处于各自独立的主体位

置，他们可以进行平等的对话。 

1.作者与人物之间的平等对话 

在《孽海花》中“自我”曾朴与“他者”傅彩云是平等的对话关系，都有着

独立的“言说”权。曾朴在对赛金花的言说中有意突出了其风流淫荡的一面，力

图将赛金花塑造成一个贪淫好色的“孽海之花”。他先写傅彩云在随金雯青出使

德国期间与年轻俊美的仆人阿福的“翻江倒海”，又写她在俄国期间与德国军官

瓦德西的眉目传情，又写在归国的萨克森号轮船上与船主人质克的“暗度陈

仓”，后又写她“馋嘴猫儿似的”“刮上了一个戏子”孙三儿，之后又出轨了孙三

儿的友人向菊笑。在处理塞瓦公案时，又将西门庆与潘金莲母题植入其中，有意

将傅彩云塑造成潘金莲式的千古淫妇。从这些情节安排来看，曾朴对傅彩云的重

写的确“恶谑”颇多，尤其是突出了其行为上放荡不羁的一面，以至让很多研究

                                                      
10 （俄）巴赫金著，白春仁、顾亚铃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9），页 115。 
11 同上注，页 340。 
12 同上注，页 88。 
13 《彩云曲》是樊增祥截取赛金花一生中最具传奇性的母题完成的长篇歌行体叙事诗，共分为前

后两曲。前《彩云曲》创作于 1899 年，《后彩云曲》问世于 19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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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得出“色情狂”的评价。但笔者认为《孽海花》不是独白型文本，小说中有

“自我”曾朴的声音，但这样的声音并没有占据霸权的地位。傅彩云也发出了人

物“他者”的声音，这声音与曾朴“自我”的声音形成了一种对话关系。 

我何尝不想给老爷挣口气、图一个好名儿呢!可是天生就我这一副爱

热闹、寻快活的坏脾气，事到临头，自个儿也做不了主。老爷在的时

候，我尽管不好，我一颗心，还给老爷的柔情蜜意管束住了不少。现在

没人能管我，我自个儿又管不了，若硬把我留在这里，保不定要闹出不

好听的笑话，到那一步田地，我更要对不住老爷了!再者我的手头散漫惯

的，从小没学过做人家的道理，到了老爷这里，又由着我的性儿成千累

万的花。如今老爷一死，进款是少了，太太纵然贤惠，我怎么能随随便

便的要？但是我阔绰的手一时缩不回，只怕老爷留下来这点子死产业，

供给不上我的挥霍。所以我彻底一想，与其装着假幌子糊弄下去，结果

还是替老爷伤体面、害子孙，不如直截了当让我走路，好歹死活不干姓

金的事，至多我一个人背着个没天良的罪名，我觉得天良上倒安稳得多

呢！趁今天太太、少爷和老爷的好友都在这里，我把心里的话全都说明

了，我是斩钉截铁的走定的了。要不然，就请你们把我弄死，倒也爽

快。14 

这段对话是在金雯青死后，傅彩云直白地向金家人提出离去的要求时一段辩白的

话。傅彩云说得相当理直气壮，她毫无顾忌地展示了自己个人享乐主义的观念，

斩钉截铁地要求离开，且认为自己的离开是合理的，“天良上倒安稳得多”。作者

曾朴写这段文字的主观目的是为了展现人物傅彩云的放荡形骸与自私自利，但他

并没有用自己的声音淹没主人公傅彩云的声音，使之成为作者意志的传声筒。傅

彩云有自己的生命力，有自己的思想、观念，有自己的声音。傅彩云勇敢地为自

己发声，表明自我追求的是一种自由的不受束缚的人生，所肯定的是此在世界中

“个人的”“自我的”“身体的”快乐，而不是彼岸的道德与礼教所要求的“贞”

与“德”。通过这样的对话展示了一个有自主意识，敢于追求“身体”的快乐具

有主体性的“人”的形象。在脱离金家后，傅彩云活出了“自我”，成为了真正

的“放诞美人”，最终在“四大庭柱”的帮助下重操旧业，表现出了明显的主体

意识，也带有一定的晚清新女性的风采。陈平原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提

出“‘新女性’的特点是留过洋（起码也懂外语）能说会道。酷爱金钱、不守妇

道、淫荡成性且理直气壮……”15傅彩云正是这样一位懂外语、出过洋、不守妇

道、淫荡成性且理直气壮的“新女性”。她身上既有不屑传统女德、“逸出”伦理

纲常“放诞”色彩，同时又因人性的觉醒表现出逼人的“美人”魅力。 

                                                      
14
 曾朴，《孽海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页 195。 

15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页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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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僭越对话 

人物傅彩云不仅与作者曾朴形成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而且与文本的另一人

物金雯青也形成一种对话关系，且是一种僭越男性主人公权威的对话。金雯青与

傅彩云一个是金榜状元一个是花榜状元，二人本应在文本中平分秋色。欧阳健教

授甚至撰文指出金雯青才是小说《孽海花》的主人公，傅彩云只是小说中的配角
16。对此，笔者却有不同的看法，《孽海花》中的傅彩云通过积极地对话僭越了男

性主人公金雯青成为了文本中的真正主角，构建了自己的主体性地位。 

这样的僭越式对话从傅彩云陪同金雯青出使德国的萨克森号轮船上就已经表

现得非常明显。作为男性世界的一个成功者，状元出身的金雯青虽然也萌生过崇

尚西法洋务的观念，认为那传统的“科名鼎甲是靠不住的，总要学些西法，识些

洋务……才能够有出息”17，但却并未付诸行动。在萨克森号船上他对西方文化

与语言的学习毫不关心，他更关注的是毕叶的摄魂术，甚至糊涂到唆使毕叶拿此

法术来捉弄美丽而神秘的俄国虚无党人夏雅丽。而傅彩云虽然出身青楼，没有太

多文化，但刚登上萨克森号船就主动提出要学习德语，并且“不到十日，语言已

经略能通晓”18，表现出了超常的语言能力。这里傅彩云师夷长技的主动开拓与

金雯青的愚顽守旧形成明显的对话。 

到达柏林后，在德国的外交场合上傅彩云更是大放异彩，“彩云兴高采烈、

到处应酬：今日某公爵夫人的跳舞，明日某大臣姑娘的茶会，朝游缔尔园，夜登

兰姒馆，东来西往，煞是风光”19，其杰出的交际能力与外交才华将金雯青这个

外交大使遮蔽得暗淡无光，一时间使得“诺大一个柏林城，几乎没个不知道傅彩

云是中国第一个美人”20。傅彩云的名望甚至使得德国皇后都化名维亚太太与她

私下结交、聚会、拍照留影并大方地送给她“放诞美人”的雅称。而当“生出了

外交敏腕”的傅彩云在德国上层的外交场合大放异彩时，作为公使的金雯青却把

师人长技、外交出访的使馆转变成闭门谢客、潜心学术的书斋。金雯青是以驻欧

公使的身份出访欧洲四国的，虽然身负外交使命但实际上却几乎没有完成任何关

乎外交的事务，反而是像出国前一样整天在书斋中闭门读书忙着完成他的《元史

补正》。使欧期间，金雯青做成功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从俄国商人毕叶手中购买

了中俄交界图，但颇具反讽意味的是他最后栽跟头也是在中俄交界图上。曾朴曾

借傅彩云这一人物之口，这样评价金雯青的行为： 

                                                      
16
 欧阳健，<以金雯青为主人公的长篇艺术结构>、<傅彩云的配角地位和<孽海花>难以终篇的内在

原因>，《曾朴与孽海花》（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页 31-86。 
17
 曾朴，《孽海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页 11。 

18
 同上注，页 62。 

19
 同上注，页 75。 

20
 同上注，页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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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爷别吹。你一天到晚抱了几本破书，嘴里咭唎咕噜，说些不中

不外的不知什么话，又是对音哩、三合音哩、四合音哩，闹得烟雾腾

腾，叫人头疼，倒把正经公事搁着，三天不管，四天不理，不要说国里

的寸土尺地，我看人家把你身体抬了去，你还摸不着头脑哩！我不懂，

你就算弄明白了元朝的地名，难道算替清朝开了疆拓了地吗？”21 

傅彩云的质问掷地有声，她不仅事先预见到了购买地图要上当，而且质疑金雯青

在《元史补正》上花费的时间太多以至于公使应做的“正经公事”被耽搁。在这

里，傅彩云的聪慧机敏与金雯青的迂腐古板又构成了一组对话关系。青楼出身的

花榜状元傅彩云能走出家门与国门，打破藏娇于“金”屋之“内”的禁锢状态而

“伸出外交的敏腕”，游刃有余地游走在欧洲的外交场上，但真正应该承担外交

使命的金榜状元兼驻欧公使金雯青却放弃了开眼看世界、了解西方的机会，将可

以师夷长技的外交使馆变成埋头故纸堆的纯粹书斋。“你就算弄明白了元朝的地

名，难道算替清朝开了疆拓了地吗？”这样的质问表明傅彩云已作为自由人站立

在了文本中，她具有了独立的意识，敢于反抗与挑战男性主人公的价值立场。最

终的结局不出傅彩云所料，金雯青不惜重金从俄国商人手中购买的俄制的《中俄

交界图》出了问题、遭到弹劾、抑郁成疾不久病逝。金雯青的最终结局不幸被傅

彩云言中，“一生精研西北地理”的他终是因被自己视为“千秋不刊之业”的

《中俄交界图》在西北地理问题上栽了跟头，其中的反讽意味是不言而喻的。金

雯青的昏聩不明、愚顽守旧与傅彩云的聪慧狡黠、开拓外向形成了鲜明的对话。

曾朴对傅彩云与金雯青的重写跳出了“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让金雯青处于被

遮蔽的位置，而让傅彩云走出了闺阁的束缚实现了对男性领域的僭越，在他乡异

域的国际社交舞台上大放异彩。社交的权力，也是女性解放的表现之一。《孽海

花》中的傅彩云不仅参与了外交与公务等社交活动，拥有了比公使金雯青更胜一

筹的远见卓识，甚至直接僭越了男性的主导与控制地位。 

（二）主体性 

《孽海花》对话性的书写立场奠定了傅彩云在文本中的主体性地位。主体性

特征既是巴赫金对话性理论的进一步延伸，也是复调小说与独白文本的显著区

别。传统的独白小说类似主调音乐，作品中存在着一个至高无上的作者统一意

识，“作者意识决定并描绘主人公意识，而主人公自我意识却不能从内部突破作

者意识的框架，主人公自我意识建立在外部世界坚实的基础上。”22也就是说，

主人公的自我意识只是作者意识的外化与客体化，他的声音是作者声音的一个合

声或合弦。主人公没有话语权，无法建构自我的文本主体地位。与之相反，在

                                                      
21
 同上注，页 83-84。 

22
 （俄）巴赫金著，白春仁、顾亚铃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9），页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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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孽海花》中没有出现系统完整的“合声”，而是存在着众多互不融合的意识。

曾朴没有试图把这些互相交锋的意识硬塞到作者统一意识的框架之内，而是选择

让渡了作者的部分书写权，让主人公傅彩云成为与作者并肩而立的主体。主人公

的意识与作者的意识一起成为《孽海花》中异质共存的“复调”。正因为曾朴放

弃了在文本中的话语霸权，而采取与主人公平等对话的态度，傅彩云才有了产生

独立自主的思想意识的可能。在《孽海花》中，傅彩云既是与作者平等对话的主

体，同时也是独立于曾朴之外的思想理念的主体。曾朴与傅彩云的关系是“主体

——主体”之间彼此平等的思想理念的对话。 

1.曾朴作者意识中的“放诞”色彩 

在曾朴的作者意识中对傅彩云做出的书写定位是“放诞美人”。所谓“放诞

美人”包含有两层意思，中心语的“美人”与修饰语的“放诞”。在《孽海花》

中，曾朴着重突出的是傅彩云让人震惊的“放诞”言行。《说文解字》说“放，

逐也”，放与逐是同义词，都有被驱赶、驱离的意思。诞是指虚夸妄传的、荒唐

的事物。“放诞”二字都有逸出的意思。曾朴将“放诞”二字加在傅彩云头上，

主要是想表现傅彩云对旧礼教的“逸出”与叛逆。这样一种逸出与叛逆使得文本

中的傅彩云有了不拘礼法的言行与放荡不羁的做派。在《孽海花》中，曾朴不厌

其烦地甚至添油加醋地描述了赛金花“逸出”妇道的私通行为。 

到了楼上，彩云有气没力的，全身都靠在阿福的身上，连喘带笑的

迈到了自己卧房一张五彩洋锦的软榻上就倒下了，两颊绯晕，双眼粘

饧，好像杨妃醉酒一般，歪着身，斜着眼，似笑不笑的望着阿福。23 

据冒鹤亭《孽海花闲话》的记载，阿福确有其人24，但其是否与傅彩云有私通行

为，真实的情况已因资料的缺失而不可考辨。曾朴在主体意识中是为了将傅彩云

描述为贪淫好色的“放诞”形象故意用了很多虚构的细节描述傅彩云如何主动勾

引阿福。在阿福被逐后，傅彩云在外出听戏时又很快与戏子孙三儿有了私情，导

致金雯青在气病交加之下一命呜呼。曾朴将金雯青的死因归结到傅彩云的“放

诞”行为上，这就将傅彩云放置在了一个极为尴尬的位置上，让她饱受诟病与指

责，也写尽了她的人尽可夫与风流“放诞”。这样的“放诞”甚至让金府的车夫

都感到非常震惊和难以理解，因而在私下里偷偷议论。但曾朴似乎还不满足，还

写到了傅彩云与船主质克的私通，写傅彩云在嫁给孙三儿以后又与孙三儿友人向

菊笑有了私情，写傅彩云在出使德国期间与瓦德西苟且偷欢等等。从这些重写不

                                                      
23
 曾朴，《孽海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页 76。 

24
 冒鹤亭，《孽海花闲话》（北京：海豚出版社，2010），页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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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看出，在曾朴的作者意识是中将傅彩云描述为一个风流淫荡、人尽可夫的花中

魁首。 

2.傅彩云“自在之你”的“美人”魅力 

曾朴的作者意识虽将傅彩云书写为“放诞”的花中魁首，但他并未将人物客

体化为作者意识的“无声的奴隶”，而是将其当作与自己并肩而立的另一主体，

即确立“他人之我”为“自在之你”。巴赫金认为复调小说的“主人公不是

‘他’，也不是‘我’，而是不折不扣的‘你’，也就是他人另一个货真价实的

‘我’‘自在之你’”25。作为“自在之你”的傅彩云敢于反抗作者的书写，努力

展现自我形象的“美人”魅力。“放诞美人”的中心词是“美人”，这是傅彩云主

体意识中所要积极构建的自我特点。傅彩云的“美人”色彩不仅是因她有着令人

惊艳的容颜，更重要的是她敢于与曾朴作者意识中的“放诞”书写进行直抒己见

的辩驳。 

 

                    彩云摇着头道：“那可又是一说。你们看着姨娘本不过是

个玩意儿，好的时抱在怀里、放在膝上，宝呀贝呀的捧；一不好，赶出

的，发配的，送人的，道儿多着呢！就讲我，算你待我好点儿，我的性

情，你该知道了；我的出身，你该明白了。当初讨我的时候，就没有指

望我什么三从四德、七贞九烈，这会儿做出点不如你意的事情，也没什

么稀罕。你要顾着后半世快乐，留个贴心伏伺的人，离不了我！那翻江

倒海，只好任凭我去干！要不然，看我伺候你几年的情分，放我一条生

路，我不过坏了自己罢了，没干碍你金大人什么事。这么说，我就不必

死，也犯不着死。若要我改邪归正，啊呀！江山可改，本性难移。老实

说，只怕你也没有叫我死心塌地守着你的本事嘎！”26 

这段话是金雯青在病中发现傅彩云与家仆阿福私通以后，傅彩云所说的一段“刺

心”的话。傅彩云敢于直刺礼教的虚伪与姨娘地位的非人性。她的辩白掷地有

声，她首先说出了作为姨娘“玩意儿”般的身份以及在这样的身份位置上的非人

的地位，同时她也毫无愧疚地宣称“什么三从四德、七贞九烈”并不是自己的人

生追求，自己追求的只是“翻江倒海”般的身体舒适与性欲望的满足。此时的傅

彩云虽然已经“从良”，但却未被伦理道德规训“温良”，更未被曾朴的作者意识

“驯良”。她仍然具有“自在之你”的主体性，在傅彩云眼中，追求“性”的满

足是有其合理性的。因而，傅彩云在丈夫病重期间会出于对“性”的追求而与俊

                                                      
25
 （俄）巴赫金著，白春仁、顾亚铃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9），页 83。 
26
 曾朴，《孽海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页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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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阿福私通。这显然是违反了礼教与道德，是该被千夫所指的“万恶淫为首”。

曾朴主观上是想表现傅彩云的“放诞”色彩，但同时又在《孽海花》中给予了傅

彩云主体性的自由。“这自由的人能够同自己的创造者并肩而立，能够不同意创

造者的意见，甚至反抗他的意见”27。因而傅彩云不甘做“无声的奴隶”，她勇敢

地发出不同于作者的异质声音。她努力展示自己情欲追求的合理性，与作者意识

展开相互交锋的主体性对话。这样的对话声音中也夹杂着傅彩云对“自在之你”

文本地位的追求以及与对自我人生意义的寻找建构。傅彩云想要越过社会强加给

她的姨娘地位与“玩意儿”的物化身份，想要去把握自己的命运，想要追求女性

在贞操观念桎梏下所失去的作为人的自然本能。因而，曾朴虽对傅彩云的“放

诞”夹杂着一定的道德批判，但敢于斩钉截铁进行对话的“美人”傅彩云却并未

被打倒。她以“自在之你”的身份立场反对作者意识的道德批判，努力为建构自

我的“美人”形象发声。这声音震耳欲聋，因而也获得了晚清文化转型期读者的

认同与接受，与曾朴的作者意识形成了双主体间相互交锋的对话。 

 

（三）未完成性 

 

“未完成性”是巴赫金关于复调小说理论的又一重要阐发。巴赫金认为复调

小说的对话是开放的、未完成的，“只要人活着，他生活的意义就在于他还没有

完成，还没有说出自己最终的见解”28。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

中，巴赫金肯定了什克洛夫斯基对复调小说“未完成性”的评析。在什克洛夫斯

基看来，陀氏的创作特色是“喜欢给作品拟提纲；他更爱发挥这些构思提纲，反

复琢磨，增添复杂的内容，可却不喜欢给作品手稿收尾”29。巴赫金认为什克洛

夫斯基对复调小说未完成性的评析十分中肯，他反对作者将主人公塑造成僵化定

性的完成形象。他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创造的“独立性的、内在的自由、未完

成性和未定论性”30的主人公，同时他认为这样的“未完成性”也是人的存在的

本质属性。在他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人公的每一个思想，从开初就觉得自己

是一场未完对话中的一个对话。”31这些理论观点表明复调小说的主人公是可以与

作者平等对话的，具有主体性地位的，是开放的未完成的状态。 

巴赫金对未完成性特质的阐释更新了学界对复调小说主人公的认知。陀思妥

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也因符合了这样的全新认知而受到了巴赫金的推崇。但在陀

氏的小说中仍然存在着主人公对话内在的未完成性与小说情节结构外在的完整性

                                                      
27
 同上注，页 4。 

28
 （俄）巴赫金著，白春仁、顾亚铃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9），页 97。 
29
 同上注，页 128。 

30
 同上注，页 103。 

31
 同上注，页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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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与之相比，曾朴的《孽海花》则更具有明显的未完成性特征，即情节结

构与主人公内在对话的双重未完成性。《孽海花》的成书过程较为曲折复杂，从

创意者金松岑在《江苏》杂志发表第一回起到曾朴在《真善美》杂志刊登第三十

五回为止，前后共经历了二十七年（1903—1930）的时间，但此时的《孽海花》

仍是一个“残篇”。曾朴原本计划用六十回的篇幅完成全书，也曾和金松岑共同

拟订了六十回的回目。在回归田园后，曾朴又反复对作品提纲进行了修改，但最

终却只完成了三十五回就中断了创作。《孽海花》的未完成性与可再生产性也使

得这个文本充满了对话性。因而，继曾朴之后进行对话性续写的不乏其人，其中

尤以燕谷老人张鸿的《续孽海花》与陆士谔的《孽海花续编》最具代表性。 

《续孽海花》的作者张鸿32比曾朴年长五岁，是曾朴的同乡好友，同时也是

曾朴《孽海花》的读者之一。在《续孽海花》开篇的楔子中，张鸿提到早在 1934

年曾朴就曾嘱他作续“你的见闻，与我相等，那时候许多局中的人，你也大半熟

悉，现在能续此书者，我友中只有你一人”33。最终，为了完成老友的遗愿，张

鸿于七十古稀之年动笔“从现行的(《孽海花》)三十回后续起，以期文字一

贯。”34张鸿在楔子中明确指出他的《续孽海花》是受老友曾朴所托而做，故两书

之间存在着显性的对话关系。《孽海花续编》是陆士谔35衔接以小说林二十回本的

《孽海花》并基本遵从金松岑、曾朴之前共同拟定的六十回回目续写而成。但陆

士谔的续写却引起了曾朴的不满，二人还为此产生了相互争锋的笔墨官司。复调

小说未完成性的魅力使得创作者曾朴与接受者张鸿、陆士谔之间通过不断接力重

写傅彩云形象而进行“审美交往”式的对话。这样的对话从《孽海花》文本之内

衍生到了文本之外。《孽海花》《续孽海花》《孽海花续编》这三部文本，曾朴、

张鸿、陆士谔这三位不同的创作主体，通过对傅彩云形象的审美再生产共同奏响

了一曲众声合唱的“复调”。 

 

三、“二心争斗”的复调性与晚清的文化转型 

 

   傅彩云“放诞美人”的复调性是曾朴与其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二心争斗”

的结果。晚清是一个文化转型期，这使得曾朴受到了“自生的近代”与“外来的

近代”36等崭新伦理观的洗礼。旧式士大夫以儒家道德礼法为中心的旧伦理观受

到了猛烈的冲击，价值系统的震荡带来的文化伦理危机被称为“数千年来未有之

                                                      
32
 张鸿（1867 一 1941），字隐南，别号燕谷老人。 

33
 张鸿，<楔子>,《续孽海花》（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页 2。 

34
 同上注，页 6。 

35
 陆士谔（1878-1944），名守先，字云翔，号士谔，亦号云间龙、沁梅子等，江苏青浦县（今属

上海市）朱家角镇人，一生创作了百余部小说。 
36
 自生的近代与外来的近代的概念是日本汉学家沟口雄三在其著作《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中

提出的理论概念，沟口雄三认为中国的自生性近代大约于 16 世纪中晚期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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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局”37。这样的历史转型处境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异曲同工之处。巴赫金在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文中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一种天赋的才能，

可以听到自己时代的对话……他听到了居于统治地位的、得到公认而又强大的时

代声音，亦即一些居于统治地位的主导的思想(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听到了尚还

微弱的声音，尚未完全显露的思想；也听到了潜藏的、除他之外谁也未听见的思

想；还听到了刚刚萌芽的思想、看到未来世界观的胚胎。”38与之类似，1872 年出

生的曾朴正处在晚清这样一个新旧争锋的文化转型期。傅彩云在《孽海花》中

“放诞美人”的复调色彩是曾朴在转型期受多种异质声音影响而产生“二心争

斗”的结果。这样的“二心争斗”也反映了一个时代不同声音之间的相互争锋。 

（一）历史语境：旧/新双重身份的争锋 

曾朴的人生经历是一个典型的“标本”，是传统的“旧”式士大夫向近代

“新”型知识分子转型的“标本”。曾朴早年是中国最后一批士大夫的典型代

表，也曾进入体制做过官。在曾朴的知识结构中儒家思想是底色。儒家思想是以

道德为本位的文化系统，主张依靠道德礼教来规范人的行为举止与精神意志。受

旧伦理影响，曾朴对傅彩云的“放诞”采取了揶揄与嘲讽的态度而颇多“恶

谑”。但晚清的文化转型，又使得曾朴接受了崭新的近代新型伦理思潮。故此郁

达夫评价曾朴是“中国新旧文学交替时代的一道大桥梁，中国二十世纪所产生的

诸新文学家中一位最大的先驱者”39。作为一个由“旧”式士大夫转型而来的

“新”型知识分子先驱，一个过渡期的标志人物，曾朴的主体意识呈现出新旧杂

糅的复调色彩。“旧”的文化传统如同脱离母体后被割断脐带的血液，依然流淌

在他身上，但时代语境的影响与同文馆法语学习的经历开拓了他的眼界，使他

“旧”的身份属性被改变，最终蜕变为一个具有独立自主精神的“新”式知识分

子。 

这是曾朴与前后《彩云曲》的作者樊增祥最大的不同。樊增祥在民国建立后

“还在深深的追思清王朝‘慈圣’的‘隆恩’，不喜欢民国，退居沪上，自为遗

老，保全‘名节’”40。在袁世凯准备复辟帝制前夕，樊增祥又出山担任了参政院

的参政。樊氏并未脱离“旧”式士大夫的习气是因为他在生活方式上依然保持着

与政治体制与宗法制度的依附关系。因而，前后《彩云曲》均属于典型的独白型

文本，文中充斥“旧”式士大夫的话语独白及其对女性的肆意抹黑与道德批判。

主人公傅彩云没有任何对话的权力，只能任由作者居高临下的书写霸权肆意抹黑

                                                      
37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页 159。 
38
 （俄）巴赫金著，白春仁、顾亚铃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页 118。 

39
 吴秀明辑，《郁达夫全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页 232。 

40
 刘厚章、郑正，<樊樊山生平纪略>,《鄂西大学学报》，1986 年第 1 期，页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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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红颜祸水”。与之不同，曾朴由于科考与仕途的碰壁得以摆脱了“政教”的

束缚，放弃了“旧”式士大夫的做官或者从事教化的生活方式以及与现行政治体

制的人身依附关系，成为“自由职业者”——现代报人与翻译家。这崭“新”的

身份归属使得曾朴拥有了自由之意志与自由之思想。而晚清文化转型的新思潮又

使《孽海花》“透漏着现代审美意识的新鲜气息”41。因而，在曾朴的笔下的傅彩

云拥有了“放诞”与“美人”的“复调”色彩。 

曾朴通过对“放诞美人”傅彩云的重写进行着自己“士”的近代化转型，也

通过重写来启悟民治、改良政治、救治社会。曾朴在接受金松岑的委托创作《孽

海花》之际，恰好是他着手成立小说林社“提倡译著小说”之时。在读过金松岑

的原稿后，曾朴认为题材很好，但小说“过于注重主人公，不过描写一个奇突的

妓女，略映带些相关的时事，充其量，能做成了李香君的《桃花扇》，陈圆圆的

《沧桑艳》，已算顶好的成绩了。而且照此写来，只怕笔法上仍跳不出《海上花

列传》的蹊径”42。在得到金松岑的授权后，曾朴决定改弦更张“借用主人公做

全书的线索，尽量容纳近三十年来的历史”43。《孽海花》创作动机的更改，充分

表现了曾朴“匡时救国”的使命担当与革新意识。曾朴是具有明显的革新意识的

近代“新”式知识分子，他以“东亚病夫”为笔名本身就包含着革除晚清社会病

态的企望。在曾朴看来“改良社会，小说之势力最大”44，西方人论文学，总推

小说家居首。曾朴创办《小说林》其本意也在“顺应潮流，先就小说上做成个有

统系的译述，逐渐推广范围”45，以实现文学改革和社会改革。因而在《孽海

花》文本中，曾朴煞费苦心地塑造了一个舍身救国的“新女性”夏雅丽，并安排

傅彩云在使欧期间与夏雅丽结下友谊，听她彻夜畅谈自己的革命理想。傅彩云的

床上救国与夏雅丽的舍身救国形成一种隐性的对话关系。傅彩云母题中的高潮部

分的应是庚子国变中的舍身救国，“将诸恶之首的‘淫’变成了救赎民族伤痛的

灵丹妙药”46。可惜因小说的未完成性，舍身救国的高潮并未在《孽海花》文本

中得以展现，但主人公傅彩云仍然具备了“放诞美人”的复调性与晚清“新女

性”的神采。 

（二）伦理观念：中/西两种文化的对话 

《孽海花》中傅彩云“放诞美人”的复调性也与曾朴在知识架构上融会中西

的特色及其由此而带来的中/西两种异质文化的对话密切相关。曾朴曾明确表示

                                                      
41
 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页 266。 

42
 魏绍昌编订，<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孽海花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页

128。 
43
 同上注，页 128。 

44
 曾朴，<小说林社总发行启>，《小说林》，1904 第 1 期，页 1。 

45
 胡适，<曾先生答书>，《胡适文存》（第三集）（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3），页

513。 
46
 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页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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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他写作《孽海花》的创作动机,“这书主干的意义，只为我看着这三十年，是

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

喜的现象，都在这一时期内飞也似的进行。我就想把这些现象，合拢了它的侧影

或远景和相联系的一些细事，收揖在我笔头的摄影机上，叫他自然地一幕一幕的

展现，印象上不啻目击了大事的全景一般”47。《孽海花》所描摹的是晚清中国

“由旧入新的大转关”及其当时“政治的变动和文化的推移”。晚清的中国是新

与旧、中与西的异质文明交融与对话的社会转型期，而作者曾朴兼具旧与新的双

重身份和中与西的两重文化素养。为了展示晚清社会转型的“全景”,曾朴以赛

金花为经，以晚清三十年朝野轶事为纬创作了历史小说《孽海花》。作为历史小

说的《孽海花》在写法上也有较大的突破。中国传统的历史小说大都选取正面的

英雄豪杰作为主人公，并借助英雄人物正面直观地展现宏大的历史进程。而《孽

海花》则恰恰相反，它选取赛金花这样一个带有明显的道德缺陷的“放诞”女性

作为主人公，从“侧影或远景”来展现晚清三十年的历史。《孽海花》在价值理

念与艺术技法上已经背离了传统历史小说的创作路径。这样的背离与新变显然是

曾朴与法国文学对话后出现伦理观念转向的结果。 

曾朴开始接触法国文学是在腐败的清王朝签订了卖国求荣的马关条约之时。

亲历民族危机的曾朴深感“中国文化需要一次除旧更新的大改革，更看透了固步

自封不足以救国而研究西洋文化实为匡时治国的要图”48。怀抱着“匡时治国”

愿望的曾朴进入了同文馆49选学法文。而真正帮助曾朴跨越法国文学门槛的是陈

季同50。在陈季同的指导下，曾朴阅读了大量的法国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培养

起了对法国文学的浓厚兴趣。曾朴形容那段时间的自己是“发了文学狂，昼夜不

眠，弄成了一场大病”51。通过广泛地阅读，曾朴熟悉了法国文学常用的表现手

法与文学观念。除此之外，曾朴还投入了大量精力从事文学翻译工作。在法国作

家中，曾朴最推崇浪漫主义大师维克多·雨果，所译雨果作品甚多，如雨果的小

说《九三年》、《笑面人》和剧本《嬉王》、《欧那尼》均是由曾朴率先翻译成中文

的，其时间恰好在他撰写与修订《孽海花》前后，即 1905 年和 1927 年前后。

“翻译西学在 19 世纪晚期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从事知识生产的重要方式。从

                                                      
47
 曾朴，<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转载自魏绍昌编，《孽海花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2），页 131。 
48
 曾虚白，<曾孟朴年谱>，转自魏绍昌编，《孽海花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页

158。 
49
 清代培养外交翻译人才的学校。1862 年（同治元年）在北京成立，附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主要学习外文，为国家培养外事人员。 
50
 陈季同早年就学于福建船政学堂�后在法国侨居多年，娶了一位法国太太。兼通中法文学，曾

撰写过《黄衫客悲剧》（L’homme de la robe jaune） 、《支那童话》（Contes chinois） 等法

文著作，哄动过巴黎。陈旅法期间，曾与法国一流文学家如法朗士等常相往还，因此深得法国文

学真谛。 
51
 曾朴，<曾先生答书>，转载自《胡适文存》（第三集）（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3），页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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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社会学来说，这是我们区分传统士大夫与新型知识分子的重要标志。”
52
作为

译者的新身份使得曾朴拥有了摆脱体制束缚的信心，而由接触西学，翻译西学所

带来的中西文化的冲突与对话也使得《孽海花》背离了中国传统历史小说的创作

模式，由此而产生的形象重塑也成为了《孽海花》文本中傅彩云“放诞美人”复

调性形成的一种内源性动力。 

傅彩云这个具有明显复调色彩的角色可以说是曾朴匠心独运的创造。在《孽

海花》中，曾朴借助飞蝶丽皇后之口为傅彩云冠以“放诞美人”的称呼，说她具

有“颠覆乾坤的力量”。赛金花勇毅果敢地走出闺房参与外交事务的言行举止使

她超越了饱读诗书但迂阔无能的丈夫金雯青成为小说《孽海花》真正的主角，具

有了“颠覆乾坤的力量”，迸射出了蓬勃旺盛的“美人”生命力。但与此同时，

傅彩云又有着自私、泼辣、“放诞”的“坏女人”色彩。这样的“坏女人”在中

国传统小说中大多是作为负面的“淫妇”形象出现的。小说中的正面英雄常常要

借助于对这些“淫妇”的血腥杀戮而建构其正面的道德立场，如《水浒传》中的

武松杀嫂、杨雄杀妻即是如此。《水浒传》的作者十分细致地描写了这样残忍杀

戮的场景“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上，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又

将这妇人的七件事分开了”53。尤为可怕的是，作者在叙述这样血腥的杀戮场面

时，完全是带着欣赏的眼光，作为一个兴高采烈的旁观者在津津有味地品评着。

傅彩云在放荡不羁的做派上比之潘金莲、潘巧云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曾朴在《孽

海花》中却并未对傅彩云痛下“杀手”，反而在行文中暗含着些许欣赏的意味。

对此，王德威曾这样评价“传统视淫荡女子为倾国倾城的祸水，可是曾朴诠释的

赛金花却给人另一种印象：即一个(传统标准下)的坏女人已改头换面，她能颠覆

道德禁忌与政治俗套，从而重新界定什么是，以及不是，坏，或女人。”54《孽海

花》在晚清有关赛金花的众多重写文本中最特立独行的一面正在于曾朴对“坏女

人”傅彩云的评价充满了复调性。从道德的角度对傅彩云进行的重写颇多“恶

谑”与调侃，但从审美的角度刻画的傅彩云反而有一种逼人的魅力。这样的“魅

力”是晚清“新女性”道德越轨的反传统的魅力，是近代“人”性觉醒的反礼教

的魅力。这显然是曾朴作为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的受西方文明熏染而产生的进步伦

理观念的流露。 

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发展到近代出现了明显的新变，“三纲五常”的礼教观

念逐渐被扬弃，“以人为主”的人道主义观念、男女平等的伦理吁求、“人”性觉

醒的价值理念逐渐浮出历史的地表。戊戌维新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知识分

子在汲取西方“异质文化”的伦理观念的基础上建构了近代新型伦理思想。康有

                                                      
52 高瑞泉，<近代价值观变革与晚清知识分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 第 36 卷第 1 期，页

25。 
53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页 238。 

54
 王德威著、宋伟杰译，《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页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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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就提出了“人人有天授之体，即人人有天授自由之权”55的观念并以此来反对

“三纲五常”，认为其有悖人权和人性自由，认为“故以公理言之，女子当与男

子一切同之；以实效征之，女子当与男子一切同之。此为天理之至公，人道之至

平”56。至此，个体的“人”被赋予了主体性价值。曾朴对傅彩云的重写就体现

了这种新型的伦理思想。曾朴本就是戊戌维新的亲历者，自然接受了新的伦理思

想的洗礼。同时，他又是一名杰出的翻译家，翻译作为跨文化的交流活动，中西

两种异质伦理观念的碰撞与对话在所难免。也正因此，曾朴对傅彩云的放荡不羁

不再大张挞伐，反而认为傅彩云的放荡是天性使然，甚至在文本中展现出了对

“坏女人”傅彩云抗拒礼教的“恶的能量”的欣赏。这样的欣赏在文本中不乏其

例，如小说二十三回，与阿福偷情的傅彩云被发现后，她不但不理屈词穷反而振

振有词地说了一段“句句刺心”的泼辣话。张夫人“料到雯青这回必然要扬锣捣

鼓的大闹”，于是她“三脚两步跨进雯青外房”，但看到的却是这样一个景象： 

……彩云正卸了晚妆，和衣睡着在那里，身上穿着件同心珠扣水红小紧

身儿，单束着一条合欢粉荷洒花裤，一搦柳腰，两钩莲辫，头上枕着个

湖绿卍纹小洋枕，一挽半散不散的青丝，斜拖枕畔，一手托着香腮，一

手掩着酥胸，眉儿蹙着，眼儿闭着，颊上酒窝儿还揾着点泪痕，真有说

不出、画不像的一种妖艳……雯青叹了口气，微微地拍着床道:“嗐，哪

世里的冤家! 我拼着做……”说到此咽住了，顿了顿道:“我死也不舍她

的呀!” 57 

面对傅彩云的偷情出轨，金雯青非但没有高举夫权的旗帜痛下“杀手”或义正词

严地对傅彩云进行惩戒，反而是表现出了浓浓的爱怜与不舍。作者曾朴则非但没

有从道德的角度对傅彩云进行批判，反而是从审美层面描摹了彩云“性感的晚睡

图”及其令人销魂夺魄的美。这是对人性的描绘，曾朴之所以有这样“出格”的

描绘在于他接受了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风神韵致与人文精神的滋养。傅彩云那令

人销魂夺魄的美艳与放荡不羁的情欲与巴尔扎克、莫里哀、司汤达、大仲马、雨

果等人作品中那些仪态万方但却水性杨花的女主人公有异曲同工之处。显然，曾

朴是以这些法国浪漫主义文本中的主人公为范本重写了傅彩云，无怪乎郁达夫会

评价曾朴是中国新旧文学交替时代的“最大的先驱者”。 

四、结语 

                                                      
55
 康有为，《大同书》（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页 174。 

56
 同上注，页 166。 

57
 曾朴，《孽海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页 17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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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朴转型为译者与职业小说家之际正是中国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启蒙思潮暗

流涌动、新旧文化冲突对话的一个社会转型期。此时的曾朴正如李培德先生所说

“曾孟朴是陷在两个世界的夹缝里：一个是他青年与成年早期的晚清世界；一个

是他成熟时期破除偶像的世界。”58处在新旧文化的夹缝之中的曾朴在读书、科

考、入仕的传统人生道路遇阻后，急于确定新的社会角色与身份认同，这是曾朴

等晚清士大夫急需面临与解决的首要问题。而不同的自我身份认同与定位使晚清

士大夫在意识深处对近代新型伦理的接受程度有所不同，这又使得他们对赛金花

的书写呈现出了话语杂多、多音复义的样态。樊增祥在时代转型面前选择固步自

封、坚守传统士大夫的价值立场，拒斥异质文明与新型伦理观念的影响。因而他

的前后《彩云曲》属于典型的独白型文本，作者在处理傅彩云形象时利用手中的

书写霸权将其重写为典型的“红颜祸水”。而曾朴则因为官从政、投资实业、兴

办教育、从事翻译工作等一系列的尝试转型成为近代新型知识分子，不但摆脱了

旧身份的束缚积极地“攀登崭新的文坛”59，更是在对赛金花的重写中挣脱旧道

德吸纳新伦理，展现了“放诞美人”反传统的魅力，发出了“人”的觉醒的声

音。曾朴的这种“士”的现代化转型具有典范的意义。 

与此同时，处在晚清新与旧、中与西异质文化相互碰撞中的曾朴，其知识结

构明显呈现出中\西、新\旧混杂的“文化夹心饼”模式，因而被胡适称为“老新

党”60。“新”与“旧”的身份杂糅、“中”与“西”的文化对话，这些内源性冲

突影响了曾朴对傅彩云的重写，使得他笔下的傅彩云呈现出众声喧哗的复调性。

文本中充斥着曾朴“自我”与“他者”傅彩云的对话，从本质上来看，其实是曾

朴的意识与无意识的双声复调，是他内在主体世界中的两个侧面的对话。“主体

（作者）一经写作就已经不是完整的主体了，已经分裂成了一个具有内在冲突的

双声语，一个自我的他者。”61作为意识主体的“自我”曾朴主观上想要将傅彩云

重写为一个贪淫好色的“孽海之花”，因而从道德的角度对其淫荡好色的一面进

行“恶谑”。但作为无意识主体的“自我”曾朴也看到了赛金花身上光彩照人的

一面，看到了其值得同情与悲悯的一面，从“人”性角度写出了“放诞美人”傅

彩云“人”性觉醒的神采。因而才有了傅彩云在偷情之后“姨娘不过是个玩意

儿”的大段辩白。作为一个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年轻女性，傅彩云将个体的“人”

的价值置于第一位，希望能够自主地把握自己的“身”，希望可以摆脱姨太太的

“奴性”与“玩意儿”似的物化地位，希望可以不受礼教的压抑，希望可以得到

“私欲”的满足。这样迥异于文化传统的“放诞”色彩显然是无意识主体的曾朴

                                                      
58
 李培德著、陈孟坚译，《曾孟朴的文学旅程》（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7），页 38。 

59
 曾朴，<曾先生答书>，转载自《胡适文存》（第三集）（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3），页 512。 
60 曾朴说自己的《孽海花》“赚得了胡（适）先生一个老新党的封号”，见<曾孟朴谈《孽海花》

——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转载自魏绍昌编《孽海花资料》（上海: 中华书局，1962），页 129。 
61
 秦海英，<人与文，话语与文本——克里斯特瓦互文性理论与巴赫金对话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欧美文学论丛》，2004 年第 3 期，页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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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所处的时代文化语境对话的结果。曾朴在借助傅彩云这一人物之口发声，为

礼教压抑下的女性窒息的生存现状大声辩白，喊出了“人”的觉醒的声音。在这

段看似不合礼教的辩白背后，不难发现无意识主体的“自我”曾朴对傅彩云的欣

赏，对其女性个体的“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的欣赏。也正因曾朴对傅彩云的欣

赏，所以才有了《孽海花》文本对傅彩云身上“放诞之美”的不遗余力地渲染与

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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